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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陶瓷与书法作为中华文明两大符号体系,在材质特性、空间布局与精神表达上形成了

“以器载文”的共生传统。 本文梳理了从新石器时代的陶器刻划符号到东汉瓷器铭文装饰的自觉化,

从唐代长沙窑开创以诗文题写器物的新风尚到宋元以来文人介入制瓷,将书法笔意与釉色窑变结合,

以书刻传递书法观念及市井雅趣等的历史流变;讨论了陶瓷书法依托“泥火再造”的工艺哲学及“器

型—文本—图像”三维叙事体系,以书法中的篆、隶、楷、行草诸体在瓶、罐、碗、碟等的曲面空间中进行

审美创造,以“道法自然”之釉色窑变的不可控性与书写的即兴性形成辩证统一。 同时,在当代书法

专业的综合材料运用上,探讨非遗研培与专业书写之间的跨界互动,以期实现“器以载道”的历史与

当代书法艺术的完美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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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陶瓷与书法作为中华文明两大符号体系,自

新石器时代陶器刻画符号始,便形成了“以器载

文”的共生传统。 二者在材质特性、空间布局与

精神表达上的互动,构成了独特的东方艺术语

言。 陶瓷书法刻划所呈现的技术与精神内核是

“泥火再造”的艺术美学:以陶泥为纸、釉为墨,

综合拉坯、利坯、吹釉等传统制瓷技艺,并精准把

控色釉特性与窑变规律,使刻划的书法线条在高

温淬炼中实现从平面到立体、从笔墨到釉色的物

质转化。 艺术特征上,陶瓷书法兼具“器型—文

本—图像”三重维度,既遵循传统书法的笔法结

构与章法韵律,又需适应载体空间,通过篆、隶、

行、草等书体的立体化布局,构建“形意相生”的

视觉美学。 文化基因层面,其承载道家“天人合

一”思想,如釉色窑变的不可控性与书写的即兴

性暗合“道法自然”理念。 同时,以当代大学书

法教育中所设“综合材料”课程为契机,通过对

陶器进行刻、剜、塑及色彩构成、跨界设计等方

式,赋予传统艺术当代语义,并以学科化的形式

体现其重要的学术价值和艺术价值,推动活态传

承,使陶瓷书法从文人雅趣走向大众生活,印证

中华美学的持久生命力。

１　 历史流变:器物之上的文字叙事

陶瓷与文字的交融,可追溯至新石器时代的

陶器刻划符号。 如出土于安徽蒙城县尉迟寺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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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器时代遗址的大口陶尊(图 １),已有 ４ ８００ 多

年的历史,其独特之处在于上面精心刻画的符

号,与山东大汶口古代文化遗迹中的刻符一致,

或为其文化传播遗孑[１]。 这种刻划式的图形与

文字结合,既有强烈的装饰味道,体现先民们走

过了茹毛饮血的原始时代,走向以火烧陶造物的

文明创举,同时也开创了陶瓷书法艺术的先河。

图 １　 大口陶尊

　 　 商周时期,甲骨刻辞、青铜器铭文与器物的

结合,虽然所依附的材质载体与陶土不同,但其

造物精神与方法多有一致性。 如在甲骨上以朱

砂(或墨)的书写,与后世在简帛纸素上的书写

并无两样;而青铜器制造时的翻模技术,就是制

陶艺术的另一种表现形式。 故从陶瓷书法艺术

的传承上看,此间虽没有完整意义上的陶瓷书

法,但其文化根脉一直相沿不断。 到东汉时期,

目前所见到的陶瓷书写都以丧葬明器为主。 如

现藏咸阳市渭城区秦咸阳宫遗址博物馆,２００５

年出土于陕西省高陵县(今西安市高陵区)的东

汉建和三年朱书陶瓶(图 ２),其上共有文字 １３

列。 最右侧前端,有道教符箓,其下有解说文字

三行:“天符地节,转咎移央,更至他乡”,或为咒

语[２]。 其他文字根据刘卫鹏的识读和补充,其

文如下:

建和三年正月庚子朔十一日,天帝

神师定冢阴阳,为天解仇,为人除央,为

民除害,主佐阴阳;四时五行罚敬不

(歹＋羊)。 臣受主天之教,主案民间

□□定立五石之精,生人当前,死人当

却;生人入□,死人出乡。 故作千佰

(百)臺(台)以□生人。 死□□□□如

律令[３]。

图 ２　 朱书陶瓶上的文字

　 　 在镇墓文字中,还夹杂一些朱书,如“生人

有里死人有乡死人”等小字。 上述文字为当时

手写体,隶楷相间,与永寿二年朱书陶瓶书体颇

相似,也与近年考古所得的三国两晋间的简牍书

结构字形大体相同。 表明书法文字在这些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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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质、不同场合用法一致。 此外,又有安徽亳州

曹操家族墓地出土的刻字砖,也反映了当时民间

的书法用字情况,是了解陶瓷书法艺术在此间发

展有力的证据。 东晋时期的刻有年号的文字砖

也颇有特色,如古会稽一带出土的带有“永和”

字样的墓砖,是文字演进的重要材料。

入唐,长沙窑(又称铜官窑)作为“南青北白

长沙彩”三足鼎立的重要窑口,其陶瓷上的书法

以“民间性、装饰性、真实性”为核心特征,是唐

代民间文化与书法艺术结合的典范。 陶瓷书法

均由普通窑工书写,属于“非名家书法”范畴。

与唐代名家书法(如欧阳询、颜真卿)的“精英

化”不同,其书法并非独立的艺术作品,而是与

陶瓷器物紧密结合的装饰元素———为适应壶、

瓶、罐等器物的圆弧坯体,窑工需快速完成书写,

因此呈现出实用与审美兼顾的特点,呈现了大唐

民间书法的原始面貌。 其字以楷书、行书为主,

间有行草。 楷书如“君生我未生”诗词壶(长沙

博物馆藏),褐彩书写的楷书笔画工整,却因坯

体弧度略有倾斜,增添了几分灵动;行书诗文壶,

则书写流畅自然,布局洒脱,有大唐书家余韵。

这些陶瓷书法,有别于名家书法的“修饰笔法”

(需反复调整笔锋),长沙窑书法采用“打破常

规”的装饰笔法———为适应陶瓷烧制的“一次成

型”,窑工简化笔画、省略细节,呈现出稚拙生

动、千姿百态的美感。 如长沙铜官窑遗址藏唐代

长沙窑瓷器———青釉褐彩诗文壶(图 ３),其上写

有五言诗一首,其中“春水春池满,春时春草生”

中,重复的“春”字,因书写速度快,笔画略有简

化,却更显活泼。 这些陶瓶因是手工批量生产,

故所书潦草随意,反映了唐代民间书写的原生状

态,没有刻意的修饰,体现了“民间书写”的真

实性。

图 ３　 青釉褐彩诗文壶

　 　 长沙窑陶瓷书法的内容涵盖民间生活的方

方面面,是研究唐代社会、诗歌、书法的重要“活

资料”,是唐代社会的“诗性记录”。 其内容多是

民间情感的“直白表达”。 如表达爱情的“君生

我未生,我生君已老”,表达相思的“月中三十

日,无夜不相思”,表达异乡逆旅羁思的“岁岁长

为客,年年不在家”,表达民俗生活的“二八谁家

女,临河洗旧妆”等。 这些诗文大多为«全唐诗»

未收录的民间作品。 在«全唐诗补———长沙窑

唐诗遗存»中收录的 １１８ 首长沙窑唐诗中,仅 １２

首见于«全唐诗»,这些诗通俗易懂,开门见山,

比文人诗更贴近普通民众的生活。

宋元是中国陶瓷艺术的黄金时期,陶瓷书法

作为陶瓷装饰的重要组成部分,呈现出文人化与

民间普及并行的特征,既承载了文人士大夫的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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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意趣,又融入了民间生活的烟火气。 宋元确立

了陶瓷书法三大范式———刻划、釉下彩、颜色釉

书写,影响了明清彩瓷的发展。

宋代文化氛围浓郁,文人士子虽追求功名,但

落榜或落难后常转向民间工艺谋生。 如磁州窑系

所在的河北、河南地区,宋初人物画名家辈出,北

宋郭若虚«图画见闻志»所载的 ５３ 人中有 １５ 人来

自此地。 落榜士子将绘画、书法技艺带入窑场,成

为陶瓷书法的核心创作者。 而文人书画家的广泛

参与,将书法艺术与制瓷工艺结合,推动陶瓷书法

从“实用装饰”向“艺术表达”升级,成为文人抒发

才情、传递思想的载体[４]。 磁州窑瓷器上常见文

人创作的诗词。 例如彭城窑«西江月»词枕:“自

从轩辕之后,百灵立下磁窑。 于民闾阎最清高,用

尽博士技巧。 宽池拆澄尘细,诸般器盒能烧。 四

方客人尽来掏,件件儿变作经钞。”短短几句,将磁

州窑悠久历史、于民于国之重要、制作的技巧、制

作工艺、烧造品种、销售范围等高度概括,表达了

作者对磁窑的热爱和自豪之情。 而观台窑“绘瓷

做枕妙陶然”诗文枕,则表达了文人对瓷枕质感与

卧枕惬意的赞美。

从书法风格上看,陶瓷书法借鉴宋代书画的

用笔、构图,如磁州窑白地黑绘的书法作品,其气

韵、章法与宋代书法别无二致。 而民间窑场的陶

瓷书法,更加体现了世俗化与生活化,以通俗易

懂、贴近生活为特色,成为民间文化传播的媒介,

反映了普通百姓的审美趣味与处世态度。 如民俗

谚语“忍事”“道德清净”“高枕无忧”“招财利市”

等,反映了民间明哲保身、追求吉祥的生活哲学;

生活场景“无事早归” “有客问浮世” “无言指落

花”等,以简洁的文字描绘日常场景,充满烟火气;

教育格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见贤思齐”等,

将儒家思想融入民间装饰,具有经典教育意义。

到元朝时期,因为统治的需要,陶瓷书法又

呈现出多元文化融合的景象。 同时,因钴料书写

带来的技术革命,使青花书法大放异彩。 青花结

合波斯文字装饰外销瓷,见证了跨文化贸易。 如

近年海洋考古在韩国新安附近海域打捞出的中

国元代至治三年(１３２３ 年)沉船中,出水了大量

的青花瓷,便是很好的例证。

从器型与书风上看,蒙古人的游牧文化也影

响了此间陶瓷书法的发展,八思巴文、阿拉伯文

与汉字并存,如磁州窑白地黑花加棕彩龙凤坛,

反映多民族文字交融。 表 １ 所列的宋元间陶瓷

书法艺术技术与文化关联情况,可比较清楚揭示

此间陶瓷书法艺术的发展与特征。

表 １　 宋元间陶瓷书法艺术技术与文化关联情况

窑场 时期 书法载体 主要技法 代表作品 文化内涵

磁州窑 北宋 瓷枕 珍珠地划花 白地刻划诗文腰枕 市井文学与文人审美的融合

定窑 北宋 枕、盘 白地黑花 白地黑花题诗枕 士大夫文化对民间工艺的影响

景德镇窑 元 青花瓷 钴料书写 青花阿拉伯文盘 中西文化交流的物质见证

龙泉窑 南宋 青瓷碗 刻花加题款 刻花梅月纹碗 江南文人隐逸思想的体现

磁州窑 元 大罐 白地黑花加彩 白地黑花加棕彩龙凤坛 蒙汉文化交融的器物表达

　 　 明清 ６００ 余年,陶瓷与书法艺术也各有特色。

因明代官窑体系大都由宦官集团掌控,加之文化

钳制严格,故初期书法装饰颇少见。 以款识、斋堂

题记及吉祥语为主,内容简洁且注重实用性,其形

式美体现在坯体吸墨性形成的飞白效果与笔画韧

性。 书写位置多位于器物底部或侧面,字体以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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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楷书为主,风格质朴,与民窑生产密切相关。

晚明时期思想文化发生巨大转变,文化艺术

空前活跃,刻书印书之风盛行,或读书取仕,或经

营商业,在江南等地形成庞大的儒商群体,这种文

人化倾向的社会审美风潮也深刻影响了陶瓷书法

艺术的发展。 尤其是文人绘画大兴的潮流,致使

诗、书、画、印在陶瓷装饰的创作中也大有天地。

如:景德镇民窑青花瓷常见行草题诗,笔势连绵洒

脱;磁州窑瓷器坯体涩面书写,墨色渗透形成虚实

线条,呼应徐渭“青藤白阳”写意精神。

至清代,陶瓷书法内容扩展至完整诗赋,书法

风格受统治者审美影响趋于严谨,康熙时期釉上

彩书法兴起,乾隆更推动小楷技法的精进。 清代

督陶官制度完善,专业人才参与创作,使陶瓷书法

从官窑向民窑普及,形成雅俗共赏的格局。 以清

康熙二龙戏珠青花笔洗为例,其器型设计宽底收

边,青花发色明艳,笔洗内壁以行书题写诗句,笔

触流畅与钴蓝纹饰相映成趣,展现康熙青花“墨分

五色”的水墨意蕴。 此案例印证了清代陶瓷书法

将诗书画结合推向新高度[５]。 此外,以宜兴紫砂

为主的刻壶书法也迎来鼎盛时期。 如清嘉庆道光

年间陈鸿寿与名匠杨彭年合作的“曼生壶”,壶型

别致,书法精绝,无出其右者。

民国陶瓷书法在传统与现代的碰撞中,既延续

了明清文人书法的意趣,又因新科技与新材料的不

断加入,在工艺创新与学术研究上成为近代陶瓷艺

术转型的重要标志。 如珠山八友的瓷板画、洪宪御

瓷的篆刻款识,均体现了其艺术价值与历史意义。

２　 器文相生:陶瓷书法艺术的审美与

表现

　 　 陶瓷书法艺术的审美与表现根植于材质特

性与书法本体的辩证统一,其审美核心体现为

“形质相生”的复合性———陶瓷釉色的温润、坯

体的肌理与书法线条的刚柔、墨法的浓淡形成视

觉叠合。 如青花料在瓷胎上的晕散既保留书法

“屋漏痕”的自然意趣,又因釉面透明性强化线

条的立体张力,展现材质与笔墨的共生之美。 表

现层面则凸显工艺制约下的创造性转化,坯体弧

度、釉料流动性等工艺限制促使书家调整结体与

章法,如笔筒环形面的书法需兼顾圆周连续性与

单字独立性,高温烧成导致的线条收缩更赋予作

品不可复制的天然韵致,这种人工与天工的交

融,构成陶瓷书法区别于纸本艺术的独特审美维

度。 其表现有如下三端。

一是在技术内核上,体现“泥土再造”刻瓷

技法的独特魅力。 陶瓷书法艺术在技术内核上

依托“泥土再造”的工艺哲学,展现出别样的审

美价值。 泥土作为陶瓷书法的基础材料,其可塑

性和包容性为艺术创作提供了无限可能。 刻瓷

技法是陶瓷书法中极具特色的一种,它以金刚刀

代笔,在坚硬的陶瓷表面进行创作。 刻瓷通过点

凿的深浅变化,能够呈现出金石碑拓般的肌理质

感。 例如,在一些传统的青花瓷刻瓷作品中,工

匠运用金刚刀精准地在瓷胎上点凿,使得文字线

条犹如从金石碑刻中拓印而来,既有金石的厚重

感,又有书法的灵动性。 这种技法不仅需要高超

的技艺,更需要对书法和陶瓷材料有深刻的理

解。 在创作过程中,工匠要根据陶瓷的质地和形

状,调整点凿的力度和密度,以达到理想的艺术

效果。 刻瓷技法的独特之处在于它能够将书法

的韵味与陶瓷的质感完美结合,使作品具有独特

的艺术魅力和历史文化价值。

二是在艺术特征上,体现“器型—文本—图

像”三维叙事体系与字体适应。 器型是陶瓷书

法的载体,不同的器型如瓶、罐、碗、碟等,具有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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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的曲面空间和审美特点。 文本则是书法的内

容,篆、隶、楷、行草诸体在陶瓷书法中都有应用,

但需要适应瓶、罐、碗、碟等的曲面空间。 例如,

在一个青花瓷瓶上创作书法作品时,书法家要根

据瓶身的曲线和弧度,调整字体的大小、间距和

布局。 如果是篆书,由于其笔画较为规整,在适

应曲面时可以通过调整字体的倾斜度和疏密关

系,使其与瓶身的曲线相融合。 而行书和草书则

更强调灵动性和连贯性,书法家需要在有限的曲

面空间内,展现出书法的气势和韵律。 图像在陶

瓷书法中也起着重要的作用,它可以与书法文本

相互映衬,增强作品的艺术表现力。 比如,在一

些陶瓷碗的内壁,书法与花卉图案相结合,形成

了独特的视觉效果,使作品更具观赏性和文化内

涵。 这种三维叙事体系使得陶瓷书法艺术具有

丰富的层次和多元的审美价值。

三是在文化基因上,体现“道法自然”思想

与釉色窑变、书写即兴性的辩证统一。 釉色窑变

的不可控性与书写的即兴性形成了辩证统一。

釉色窑变是陶瓷烧制过程中的一种自然现象,它

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如温度、气氛、釉料成分

等,因此每一次窑变的结果都是独一无二的。 例

如,钧窑的瓷器以其绚丽多彩的窑变釉色而闻

名,在烧制过程中,釉色会发生意想不到的变化,

形成各种美妙的图案和色彩。 而书写的即兴性

则体现了书法家在创作过程中的自由发挥和情

感表达。 在陶瓷书法创作中,书法家可以根据自

己的灵感和情感,即兴书写文字内容和风格。 当

釉色窑变的不可控性与书写的即兴性相结合时,

就产生了一种独特的艺术效果[６]。 比如,在一

件青花瓷书法作品中,书法家即兴书写的文字在

经过窑烧后,与窑变的釉色相互交融,形成了一

种自然而又和谐的美感。 这种辩证统一体现了

道家“道法自然”的思想,即尊重自然规律,追求

自然之美,使陶瓷书法艺术具有了深厚的文化底

蕴和哲学内涵。

３　 多元共生:当代高等书法教育“综合材

料”课程与陶瓷书法艺术

　 　 目前,全国共有 １５０ 余所高校开设书法本科

专业。 其中景德镇陶瓷大学、曲阜师范大学、湖

北美术学院、哈尔滨师范大学等近 ２０ 所高校在

书法专业中设置了“综合材料与书法创作”课

程。 其主要训练方式就是以土石、竹木、陶瓷、砖

瓦等为主要载体,以书写、刻划、雕凿等为主要手

段,以丙烯颜料或釉料进行装饰,使书法创作突

破传统纸张的局限,形成了现代刻字、陶瓷书、木

版书法、壁书等多种形式,极大丰富了书法艺术

的表现形式。 同时,不同材料的特性赋予书法作

品独特的艺术效果,如瓷板的光滑质感、木刻的

刀凿痕迹等,使书法作品的内涵更加丰富多样,

使得当代大学书法教育正经历从单一平面书写

向多维材料实验的深刻转型。 其中,综合材料与

陶瓷书法艺术的课程融合成为最具革新意义的

实践方向之一。

从调研的情况看,目前哈尔滨师范大学美术

学院、曲阜师范大学书法学院等开设的“综合材

料”课程比较有体系,而景德镇陶瓷大学书法专

业的“陶瓷书法”课比较有特色,有一定的示范

作用。

从实践的效果来看,因当前的“综合材料”

课程起步晚,受制作材料与工艺的影响,陶瓷与

书法艺术的相关教学与实践也存在亟待解决的

问题。

第一,对材料质地的陌生,限制了创作的进

一步发挥。 大学书法专业的陶瓷书法创作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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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为两种。 一种是形如毛笔在纸帛上蘸墨书写,

如以青花料在素坯的瓶、板、罐等上创作。 因对

素坯吸水性和书写釉料黏稠度的把控不够,往往

造成成品效果难达己意。 一种是刻划,以刀代

笔,在素坯或者某种成形的器物(如陶制的篆刻

泥坯)上,或干或湿,进行各种书体的艺术创作。

这种创作看似简单,但实操还是有一定的难度,

主要集中在刀刻时的力度把控,这主要由经验来

解决。 可惜这种综合材料课多为集中式、一次性

课程,学生动手能力难得有效培养。

第二,缺少专业的教师。 “综合材料”这样

的课程,从专业的角度上看,是以手工技术传承

为主,个人的经验与智慧占绝对的主导作用。 以

陶瓷与书法艺术为例,做陶艺的教师大都是专业

雕陶专业毕业,书法艺术并不是其所擅长,因此

并不能作为书法专业“综合材料”课书法方面的

指导教师。 而书法教师又不懂陶艺,所以也只能

购买半成品的素坯等与同学一起创作,只是完成

了课业任务,并没有形成专业力量。

第三,教学场地问题,也很棘手。 目前几乎

所有开设“综合材料与书法”课的专业院校,都

没有专业场地与设备,即使像景德镇陶瓷大学这

种以陶瓷为主的大学,其书法专业的“陶瓷与书

法创作”课,其制坯、上釉、烧制等环节也得借用

学校其他院系相关的资源,这也无形中限制了这

门课的长远发展[７]。

应该说,书法与“综合材料”这种新表现形

式,突破了“笔墨纸砚”的传统框架,通过材料媒

介的跨界实验激活书法的空间表达力,是书法艺

术的又一种革新,有强大的生命力。 尤其是当代

装置、装饰艺术的全面兴起,中西文化强烈碰撞

之际,书法结合“综合材料”带来的新艺术体验,

是书法艺术本身前所未有的。 近年来,在中国书

法家协会设立了“刻字硬笔与综合材料创作委

员会”,从行政架构上为“综合材料与书法创作”

的发展提供了最高的展示舞台,也为陶瓷书法创

作与展示提供了方向。 可以预见的是,以后由中

国书法家协会举办的书法篆刻展览的作品中,

“综合材料”一定是重要的组成部分,而陶瓷书

法的探索也会成为重中之重。

从调研的结果看,“综合材料与书法”这门

专业课,除了要解决上述的问题外,还有一个观

念与技法的问题亟待高等院校书法专业的学生

解决。 因为,独立意义上的“综合材料”上的书

法创作,并不是把书法从宣纸简单地转移到竹

木、陶瓷等上面,而是借助竹木、陶瓷、砖瓦等的

质地、釉色的特质和复杂工艺的运用,而且要分

别采取书、刻、雕、塑、堆、拼等多种创作技法融合

为之,才能真正达到“综合材料”的特性。

在这一方面,景德镇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尹

志军的陶瓷书法,给当代综合材料如何结合书

法创作提供了新的思考。 近年来,他的“字非

字”系列陶瓷书法艺术作品(图 ４),以泥坯为

纸、釉料为墨,融合了陶瓷工艺与书法神韵。

创作需精通拉坯、利坯、吹釉等工序,并精准掌

控色釉性质与窑变效果,使墨线在窑火淬炼后

与青花、釉里红等形成虚实对比,赋予静态文

字动态生命力。 同时,将篆、隶、楷、行、草等书

体的笔画拆解,突破字形束缚,通过抽象化、符

号化手法重组线条,将现代设计、色彩构成及

绘画元素注入创作,使作品兼具金石笔意与先

锋气质。 “非字”并非否定传统,而是在书法章

法基础上进行二次创作,形成对立统一的艺术

表达,在“似字非字”间引发观者对自然韵律与

东方哲学的遐想,体现了汉字文化在陶瓷载体

上的当代转译———它以“破界”重构传统精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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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窑火升华笔墨精神,在抽象形式中凝练东方

美学“游心物外”的哲思。

图 ４　 尹志军«字非字»系列陶瓷书法作品之一

　 　 总之,陶瓷书法从古代原始萌发到当代的跨

界实验,始终映射时代精神,其审美变迁受书法

流派、工艺革新、文化政策三重驱动,而“材质与

笔墨的对话”构成永恒内核。 当前需在学术体

系构建(如陶瓷书法学)与创新传承中延续这一

“泥火丹青”的艺术生命,更在材料裂变中触摸

到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的精神脉络———这种跨越

千年的对话,正是综合材料课程赋予书法教育的

当代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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